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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办法》规定，闽清县 2019 年
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方案已经福建省人民政府
批准。该批次共涉及2个地块，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批准文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闽清县2019年度第四批次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9〕
603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见附表）（具体
四至范围详见经批准的勘测定界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土地位
于闽清县梅城镇城关村、梅溪镇榕星
村、渡口村、里寨村，征收土地实行区片
综合地价；具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经闽
清县人民政府同意后，由闽清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另行发布，公告期满后报闽

清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四、涉及上述征收范围的原土地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证书将直
接予以注销。

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涉及上
述用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应持相关文件到所在村委会办理补
偿登记，被征收土地范围内不得改变地
类、地貌，严禁在被征收土地范围内抢
种植物及突击建设建筑物、突击性水面
养殖，违者一律不予补偿。

六、在实施征收土地中，相关单位

应当依法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进
行补偿，征地补偿费用不得截留、克扣、
挪用，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七、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及相关
权利人对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决
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60日内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9年7月22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9〕14号

地块
编号

2019-
04-01

小计

2019-
04-02

小计

合计

批准
用途

道路
用地

道路
用地

权属
单位

梅溪镇渡口村

梅溪镇里寨村

梅城镇城关村

梅溪镇榕星村

用地总面
积（公顷）

2.0256

1.7824

3.808

2.3335

2.0168

4.3503

8.1583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

0

0

0

0

0

0

集体

2.0256

1.7824

3.808

2.3335

2.0168

4.3503

8.1583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总计

2.0256

1.7824

3.808

2.3335

2.0168

4.3503

8.1583

耕地

1.6749

0.2109

1.8858

0.2646

0

0.2646

2.1504

园地

0

0.3176

0.3176

0

0.0225

0.0225

0.3401

林地

0

0.5269

0.5269

0

0

0

0.5269

其他农用地

0.3507

0.4458

0.7965

0.0407

0.0272

0.0679

0.8644

建设用地

0

0.0522

0.0522

2.0282

1.9671

3.9953

4.0475

未利用地

0

0.229

0.229

0

0

0

0.229

附表：闽清县2019年第四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情况表

有人说：世界色彩缤纷，人生五味杂陈。
细思还真是如此。

闲来无事，翻翻昨天日记，发现过往的岁
月里经历了几次色彩缤纷的糗事，和朋友分
享中也听到了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看来人
生难免遭遇一两件“糗事”啊。

多年前我曾兼职为县城的好几家KTV送
爆米花。有一天晚上到“KK星”KTV送货，当
我气喘嘘嘘地把三箱爆米花搬到KTV三楼弯
腰往地上放时，只听“刷……”一声，我的裤裆
开裂了。一旁的验货大姐问：“什么声音？”我
赶忙夹紧大腿装糊涂：“没有呀……”KTV里
人来人往的好多人，真是好生尴尬。而且说
什么那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在里头还穿着红
裤衩呢。生怕被人来人往的俊男靓女发现我
里头的红裤衩，还好灯光不是很亮，而且我当
时带了个红腰包，我用它遮住PP，不让人看到
我里头的红红裤衩…… 那晚，本想送完货结
完款再下馆子去，结果……早早骑车溜回单
位宿舍……脱下一看，真是晕了，还是什么九
牧王的牌子，PP上的全都裂了，成了名副其实
的开裆裤……

当我把上面这次经历分享出来时，我的
一个女同学说：“在我念初一暑假的一天，和
几个同学逛街时因为一个下蹲动作，我的 A
裙背后的拉链爆开了，尴尬的我在几个女同
学的‘掩护’下靠近一根电线杆，把背贴紧电
杆不敢动弹，等着另一同学回家帮我拿衣服

去，其他的就和我一起围住电线杆谈笑……
后来用送来的那衣服往腰上一系还觉的挺酷
的。 ”

有一次清晨在森林公园下山途中正倾听
山间鸟儿啾啾鸣啼时，迎面从山下走来一人
突然叫我：“嗨，好久不见了，你也有来爬山
啊。”我一脸茫茫然，心想这该不会认错人了
吧，嘴里却应道：“是啊。你也常来吗？”“我
天天都来。你老婆没来吗？”“没有。”……

那天在接下来的路上我搜肠刮肚，刮肚
搜肠…… 硬是没搜刮出该同志的印象来，也
许是该同志错把我当成他久未谋面的旧友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健忘了，把往日的同
志给抹掉了印象。

当时还记起我少不更事的时候曾遇过这
样的尴尬：在县城百货商店里看见一个友人
在前面走，于是乎从后面赶上去猛拍该君肩
膀，并大声叫出我那友人的名字来，想给友人
一个惊喜。该君也猛然转过头来一脸茫茫然
地看着我，我与他四目相接，始知大错特错了
——不是友人，而是陌生人……那时年少，脸
是一下子红到了脖子，也不懂对人说“对不
起”，只是笑笑快速逃离……认错人有时也真
是尴尬。

而那次在东山岛更是见鬼。游泳时把眼
镜丢海里了，第二天到东门屿玩时，虽没有太
阳却也闷热的大汗淋漓，嘴干舌燥，真是鬼天
气。见路旁有一小店，伸头进去眯眼一看是

小卖部，光线有点暗。走了进去，柜台后面花
花绿绿的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不见老板。

“老板。”我喊一声，见没反应，“老板―
―”我又提高嗓音喊了一声。

“干嘛！”老板就在我面前的柜台里站了
起来，我眯眼凑前一看，穿着花衣服的女人，
原来她就坐在柜台里。

“吓我一跳，还以为没人。”我冲着花衣女
老板说。

“你才吓人！就在你面前，喊的那么大
声！还当我没人。”老板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眼镜掉海里了。”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说，“两瓶矿泉水。”

“噗??——两瓶八块！”感觉老板用手捂着
嘴，但我还是听到了她忍不住“噗——”的一
声笑。

我拿了水走到门口，身后老板冲着我说：
“以后可别吓人！”我回身冲着店里笑着挥挥
手，还是看不到老板……

前些日子和同事聊天，他说他也遇到过
一件很不好意思很愧疚的经历。那次他到福
州朋友家，小区车满，保安引导他到一个地
方，停好，但堵住了前面的一辆车，那辆车要
出来，必定要他的车让开了，那辆车才能出
来。于是他把“要移车请电话”的牌子置车
头。

当他到朋友家泡茶聊得高兴时，手机响
起，显示是三明的号码，以为是骚扰电话，掐

掉。又连着打进来好几个，记起前段时间三
明有个人总是没完没了的电话，以为又是那
个骚扰电话，决意不接。还对身边的朋友说：
骚扰电话真是够呛。后来看了一下总共打了
24 个电话，时间已过了 2 个多小时。告别朋
友回到车旁时，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保安在车
旁焦急骂爹，正准备再摁电话。才知道那24
个电话是前面那个车主打的，根本就不是骚
扰的意思。保安说：“我好意让你停一下，你
电话却是不接……”我同事知道完全误会了，
又是鞠躬又是赔不是的移开车，当时愧疚的
不得了。他说当时真的见鬼，怎么也没有想
到移车的事上，一门心思的认定骚扰电话。

唉，都是骚扰电话惹出来的糗事……
还有一次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朋友分享

了一个糗糗的故事，她说：“前几天接到电话，
说是广宇超市客服，告诉我有一个包放在寄
存柜里许久了，里面有产权证什么的。当时
以为又是诈骗的。赶紧去看产权证，才记起
去年十月份到房管所办完事去广宇超市购物
时，把装着房产证和土地证的档案袋放在寄
存柜里，买完东西就回家了。时间过了半年，
这半年里没有用到产权证和土地证，所以也
没留意产权证丢了。还好超市在清理僵尸柜
时发现了，并通知了我。而我差点把人家当
成‘诈骗’的。”

再次品味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我不
免再次哑然失笑。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在生
活中也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糗事？

生活总是充满着酸甜苦辣，如果生活也
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生中的糗事该是另
一个色彩吧，同样点缀着你多彩的生活；如果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生中的糗事
却是一味真真实实的调味品了，调味着你的
生活，调味着你的记忆。

生 活 的 另 一 类 色 彩
○ 左白

大跃进般发展的动车暂停了，得以乘大巴出行。
不得不承认，一直向着前方延伸的高速公路对我有着
极具魅惑的吸引。不知道这条宽大的路最终将通到
哪一个地点，止于哪一个尽头呢？前面只有无尽的未
知在指引着我。

我的位子靠前，车票座位号上印着一个 3，上了
车一数是第一排，从左往右第三个座位。真好，面前
就是挡风玻璃，透过它视线不受遮挡。宽敞的高速
路，葱郁的绿化带，时不时地晃过竖立在路基旁的各
种标识，至某地N多KM，保持车距，下一出口，某某
服务区，服务电话12122等等, 不一而足。

座位前拉出小桌面，我摆开了阵势，一一地摊出
背包里的食物袋，有煌上煌鸭脖子、鸭爪、辣味鸡翅、
水果、面包、加应子、花生牛奶，王老吉，套上一只一次
性手套……服务员微笑地看了看我，眼神里的话语，
我不用琢磨也懂：侬真是有备而来，哈！

没有伴的旅途对我尤其是享受，心绪轻盈无有羁
绊。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

路上。那么现在，我正在放逐我的灵魂吗？
思绪很自然地飘回到N年前，也是乘坐大巴，也

是一个人，那次去的更远些。是在大巴上颠簸的路途
中过的夜晚，我睡在上铺，离驾驶位很近。从福州到
江苏，历时20多小时，路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追忆的
遭遇，只记住了一个小姑娘，整晚喋喋倾诉，和两位驾
驶员，讲述她的爱情，和她爱情中的他。她是在中途
下的车，依稀是靠近常熟的服务区，具体哪里我忘
了。只记得那时我是醒着的，看见司机俩意犹未尽地
目送，并再三地叮嘱：路上小心！

路上小心！就这么简单的字眼，让我心生感动并
永记于心。彼此陌生的两个人，临分别了似故人般互
道珍重。人性中天生的真诚、无邪自然地流露。也许
是因于旅途的寂寞，也许有倾诉的欲望，也许正处于
矛盾地挣扎，她毫无保留全盘倒出，这是勇敢，是信
任，是分享吗，我，却不能够了。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是
满怀地艳羡着那位小姑娘的，涉世未深，对一切充满
美好的憧憬与向往。于我，早已是奢求！

此时，我也是寂寞的，也有着倾诉的欲望。可我
只是对着小桌面上的零嘴，一口接着一口地摄入。我
目不斜视，只望着前方。我抑或是得了短暂的失语
症，哪怕就3-5小时的车程，哪怕倾诉的欲望有多强
烈，我也无法与陌生的旅人，喋喋不休我的过往或正
历经的情感或者其它，不是不愿意，只是已经不能够
了。

放逐我的灵魂，在一个人的旅途，我只想这样，轻
盈，飞翔……

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放逐灵魂
○ 刘若君

军人赞
○ 林洪谋

八一来临举国迎，扬歌百万我雄兵。

驾机卫护空天靖，驶舰巡航洋海宁。

紧握钢枪南岛守，严防国境北疆侦。

军人负重前行日，岁月方能静好赢。

游至塞上
○ 黄国荣

漠上飘碧舟，身后卷黄云。

塞北腾万里，摩诘迹无痕。

驼铃空悲欢，落日长孤影。

丘曲前尘路，沙吹故人心。

仲夏吟
○ 陈孝贤

云淡天高日映空，热风暑气炙由衷。

蝉鸣岸柳清溪畔，蝶舞庭花野草丛。

修竹悄生随地翠，石榴笑挂满枝红。

榕荫独占拾真趣，只道仙乡画卷中。

阳光眨眼了
在每一片新绿的叶面
如绿波里的繁星
顽皮欢欣
这是每一个清晨
都睁开灵动的双眼

阳光眨眼了
在每一纹荡漾的波痕
如镜面里的鱼跃
闪烁灵动
这是每一道光明
都渗透季节的开心

阳光眨眼了
在每一个青山的褶皱
如苍茫里的光阴
沉敛大气
这是每一个脊线
呈现力量的雄浑刚毅

阳光眨眼了
在每一个凝睇的远眺
如眸中晶点
浮动思絮的花火
迷邃幽远
关于亘古和将来

晨曦下
○ 远野

近期，听到经常来往下祝乡、东桥镇方向的朋友诉说
来往的不便，原因是闽清高铁北站到下祝乡的公路已经
开工，正在奋力施工中。说到下祝修路，勾起了我对下祝
的回忆。

我与下祝结缘，要从 1998 年 8 月 30 日这一天说起。
这一天，我早早的从池园镇出发，在城关转乘下祝乡的班
车，踏上了支教下祝中学一年的道路。早晨，从家里出发
的时候我们还只是穿着短袖衬衣，感觉良好。八点多，到
车子奔跑在316国道的时候，天空放晴，气温也在不断的
攀升。19座的中巴车，过道里都用小凳子坐满了人，空气
变得又潮湿又闷热，大家都一副晕晕乎乎喘不过气的样
子。

车子一路向前，过了闽江后一头扎进大山里，顺着安
仁溪溯游向上，在山的怀抱里徜徉。坐在车上，我对自己
将要去的地方并无半点认识，只是从家里长辈的口中得
到了一个印象,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远”，两个字就是“很
远”。暑假里，在得知自己被分配到闽清第三中学并赴下
祝中学支教一年后，就得知早上 8 点有一班车前往下祝
乡。

班车在出发前，我从售票员处问到了因为修路但还
是能够在中午12点前到达下祝乡，也就是说这一趟路程
需要四个小时。四个小时的时间需要走多长的路程？我
的心中开始打鼓，同时还是有些庆幸，宽慰自己不需要饿
肚子，还能在中午吃上热饭感到些许高兴。

车子绕过安仁溪水电站的库区，很快就到东桥镇。
繁华的东桥镇给我很好的印象，街上店多，菜市场人很
多，是个大镇的样子。不久，路的两边变成农田，视野变
窄中顺着山路蜿蜒向上了。路开在田中，两边都是水田，
沟里的流水潺潺不断，车子轧过，路基上的碎石上下波
动，好像随时要陷进大地的样子，让我开始担心是否会抛
锚在这里。我还很担心的是，一路上是否会因为修路而
堵车，好在一路上并没有遇上几辆车，不存在堵的问题。

车子没完没了的上坡，碎石铺底的路面最终变成了
黄土泥泞，车轮开始打滑，雾气更浓，渐渐地变成朱自清
笔下的如丝如缕，下成了小雨。车在雨中走，玻璃模糊起
来，结出露水珠来。温暖如春，气温也随着海拔的上升而
寒冷，打开车窗，天然的冷气就免费赠送给我裸露的手臂
一片鸡皮疙瘩。路边的拖拉机上，两个壮汉一只手打着

雨伞，一边干活的情景让我心里开始拔凉拔凉的——他们的身上，已经穿着
外套，并且外套还是那种厚的呢料。这一身打扮，已经是我平常过冬的装备
了。

我开始担心这几天的日子要怎么熬过去了，只带了短袖等夏天的衣物，
另外就是一床毛毯，这高山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啊？更糟糕的是，我并没有带
多少的钱。

车子到了大山的最高处开始一路下坡，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只是赶在
12点前停留在了街头一个丁字路口上，也赶上了冷雨初歇，路边的行人穿短
袖的并不少，像个夏末初秋的样子。这让我安心了不少。

我的目的地，下祝中学就在前方数十米。环顾四周，商店、银行、卫生院、
乡政府与菜市场都不远，街上的繁华并不比平原乡镇差，甚至商店的招牌还
要鲜艳显眼的多，数量也不少。

工作一年，我对下祝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了解。一个人口两万多的高
山乡镇，乡政府所在地距离闽清县城62公里，距福州94公里。乡镇中心地带
被四周的高山环绕着，平均海拔730米左右，最高的翁山头村是闽清海拔最
高的行政村，海拔在880米左右。而闽清的城区海拔只有一二十米，就是这
几百米的高度，让我用四个小时的时间，在62公里的山路里走过了夏秋冬三
季。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经历了几次绕道福古线，后来到县城的公路修成了
柏油路面，行车时间变成了两个小时以内。但我还是不愿太频繁的来回奔波
与家校之间，还是愿意一个人静静的呆在校园里，瞧着远山在冷空气南下的
日子里被喷薄而下的雾气盖住，在昏黄的灯光里步入黑夜。秋冬接踵而来，
冰霜映衬着红日，用力擤一个鼻涕，就可以让你的鼻粘膜毛细血管爆裂见到
血腥来。校园内几株白色的梅花悄然绽放，提醒着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在县
内与众不同。

春天里，乡野间枳壳花开，在马路边，众多的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夏天的
傍晚，过三洋附近的马兰溪上萤火虫飘舞在芦苇荡中与流水应和着，在高山
的清凉里构成一番独特的风景。

时隔多年，在2015 年前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到下祝乡的机会多了起
来。后岭村路边转角处的土坯房依然让我熟悉，路还是那条路，山还是那么
绿，水还是那样流淌着。天却是别样的蓝，明静的蓝天下，白云漂浮在山头里
就是一个独特的风景，站在高山上，身处狂野的山风里就是一种享受。变化
着的，是下祝乡常住人口越来越少，唯有“三八六一九九”留守队伍越来越庞
大。而我当年工作之时的学生也已步入而立之年且大多散落于福州周边择
地而居，连同学会举办地都选择在福州市区了。

但近年来，下祝乡的桃花与避暑胜地的美名不绝于耳，屡屡听闻，甚至听
说有不少的福州人在当地购置房产用来避暑度假。大概是不同的时代，赋予
一个地方不同的使命罢，下祝乡因地处闽侯、闽清、古田三县扼交通要道而繁
华，后又一度落后。随着闽清近年“南商北旅”的全县发展定位，大力实施

“三大一强”发展战略，随着123县道的改扩建，下祝乡与闽清城关的距离，与
省会福州的距离在急剧缩短中。高山流水，春花秋实与夏凉冬雪反而成为自
己的优势魅力，一个乡村振兴的春天已然悄悄来到下祝乡，也许不久，一个生
态休闲乡镇的惊艳亮相又会让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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